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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学毕业后 ，分到
北京西 山 ，左侧便是香
山。霜秋季 节 ，眺望远
处横迤的 山 峦 ，红 叶 如
火映红 了半边天 。生长
在江南的我 ，也羡京城
的枫叶 ，如此多情 。

我不知 ，这里还长
眠着一位伟人 。

一个偶然的机会 ，
我出 差 去保定 。吉普车
在西 山脚 下黑亮而平坦
的公路上疾驰 ，山野和
白杨 ，从车窗外飘忽而
去。蓦然 间，“李大钊
陵园 ”几个大字扑入眼
帘。我怦然心动 ：先驱
原在这不显 山 露水的地
方！离 自 己好近 。我却

不曾拜 谒过他 。
这几年 ，人们都时尚 “反思”，

也解剖起领袖来了 。当 然 ，伟人也
是人 ，也有鲜为人知的隐私 。可是 ，
瞻仰和顶礼 自 也就淡了 。

在喧嚣嘈杂的生活里 ，我也在
追求 自 我 ，为实现 “自 我 的价值 ”

而东奔西突 ，被名缰利索驱着 ，疲惫
不堪……

今天 ，我来到李大钊墓前 。一场
雨，把京都的天空洗得纤尘不染 ，晶
莹澄碧 。郊野的秋风轻拂着松柏绿涛 。
寂静 中 ，汉 白 玉雕塑的伟人在默默沉
思。

这是个真正的人 。为了信仰的事
业，他 “不驰于空想 ，不骛于虚声 ，
而惟 以 求 真 的 态 度 作 踏踏 实 实 的 功
夫”，三十八岁就被反动派绞杀了 。

“ 铁肩担道义 ，棘手著文章”，曾唤
起多少后继者 ！可近些年 ，他们似乎
被淡忘了 ，连 同他们那为之献身的精
神。有时候 ，人们看到社会上某些弊
端和痼疾 ，甚至连他们的理想能够实
现都怀疑起来了 。

我们有负于他们 。
斜阳的金辉驻足烈士墓 。在先驱

那严峻 目 光的审视下 ，许多 的不解和
疑惑冰释了 ，我感到了 自 己 的浅薄和
渺小 。抬眼望去 ，漫 山 的枫叶 ，正泛
出淡淡的红色 ，我突然想到 ，灵魂和
灵魂的启迪 ，正象这枫叶一样 ，只有
秋霜的洗礼 ，才会如霞 、如火 、如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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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好 自 己 的 舌 头

叶子　鲁风

最近 ，朋 友告 诉 了 我 一 件有 关 舌 头 的 案件 ，
听后 发 人深 思 。某 机 关 有 一 名 职 工 ，平 时 不 注
意思 想 修 养 ，把 传 播 小 道 消 息 ，拨弄 是 非 ，当
作乐 趣 ，弄 得 几 位 同 志 互 不 团 结 。前 不 久 ，因
饶舌 导 致 两 名 同 志 动 武 ，造 成 一 伤 一 残 ，被 绳
之以 法 。在 法 庭 上 ，这位 “长 舌 夫 ”捶胸 顿 足 ，
后悔 莫 及 ，当 宣 布 判 处 结 果 时 ，一 口 咬 断 了 自
己的 舌 头 。

古希 腊 寓 言 家 伊 索 把人 的 舌 头 ，说 成 “既
是最 好 的 东 西 ，也 是
最坏 的 东 西 。”坏 就

坏在 它 可 以 搬 弄 是 非 。
还有 位 哲 人 说 ：“舌
头虽 然 移 动 不 了 一 座
山，可 是 会 舔掉 整 整 一 个 堡 垒”。在 日 常 生 活
中，总 有 个 别 人好 在 背 后 说 别 人 的 坏话 ，挑拨
同志 间 的 关 系 。就 象 巴 尔 扎克 在 《悲惨世 界 》
中描 写 的 那 个 叫 维 克杜 尼 昂 一 样 ，不 讲 道 德 ，
不分 场 合 ，不 顾 后 果 ，饶舌 不 休 ，十 分令人憎 恶 。
人们 给 那 些 不 负 责 任 ，信 口 开 河 的 人起 了 一 个
雅号 叫 “长 舌 夫”。平 时 ，同 志 之 间 闲 话漫 谈 ，
既可 增 长 知 识 ，又 能 交 流 感 情 ，融 洽 关 系 ，本
无所 非 议 。但 是 这 种 议 论 并 非 无 所 禁 忌 ，可 以
信口 开 河 ，想 说什 么 就 说什 么 。其 中 一 条 就 是

要有 道 德 上 的 约 束 ，尊 重 他 人 。
那些 不 作 调 查 分 析 的 轻 信 乱 传 ，
无中 生 有 的 闲 言 碎语 ，毫 无 根 据
地怀 疑 猜 测 ，捕 风 捉 影 的 流 长 飞
短，确 能 翻 起 风 波 。轻 则 影 响 同

志间 的 团 结 ，夫 妻 间 的 和 睦 ，重
则可 以 闹 出 人 命 事 故 。上 述 那 个
人就 是被 自 己 的 舌 头 送进班 房 的 。
民间 有 句 俗话 叫 “来说 是 非 者 ，便是 是 非 人”，

可见 人 们 对 长 舌 者 是
颇有 警 惕 的 。

孔夫 子 曾 讲：“敏
于事 而 慎于 言。”就是
说说话要 产 生 于 对事 物

的敏锐观 察和 缜 密 思 考 ，要弄清 事 实 ，讲 究 根据 ，
区分场合 ，注意方 法 ，言 之有 理 ，与 人为 善 ，顾
及客 观效 果 。实 践证 明 ，不 负 责任地议论别 人 ，
对人对 己对社会都有 百 害 而 无 一 利 。中 国 古 人有
一句 传世名 言：“静坐 当 思 自 己过 ，闲 谈 勿 论他
人非。”仍 可 作 为 借鉴 。今天 ，我们提倡讲 文 明 、
讲道德 ，每个人都 应 管 好 自 己 的 舌 头 ，做 到 不 利
于团 结 的 话 不说 ，搬弄是 非 的 话 不 传 。当 然 ，舌
头是 由 思想 管 的 ，所 以要 管 好舌 头 ，首 先 须 加 强
思想修养 。

登四 川 青 城 山

徐志诚
名闻 天 下誉 川 西 ，
若秀 若雄 犹若 奇 。
四季 青城嶂 叠 翠 ，
三清 古 洞 水辉 菲 。
回身 入 画 疑仙境 ，
遂景 寻 幽摄 紫 微 。
眼底江 山 消 爽 气 ，
胸怀 灵 瀑 任 长 飞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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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海奇路
宏远

沙海，有 一条神奇
的路 ，已没有坚实的路
基，没有砾石 的路面 ，
只有压着沙子的柴草 ，
可南来北往的车辆却能
在它上面顺利通过 。它
就是在陕西路史 中也 占
一席领地的——“柴草
路。”

柴草 路 ，它 位 于
“ 210”国 道陕 西 与 内

蒙交 界 的 毛 乌 素 沙 漠
里，全长28公里 ，隶属
陕西省榆林市公路段 。

早在1955年冬 ，为
畅通南北交通 ，加强蒙
汉交流 ，数百民工在沙
漠里移沙填海 ，奋战了
50多个昼夜 ，开辟了这
条简易公路 。然而 ，保
守的 沙海怎么甘心这种
变革 ，怎能甘 心让 出 自
己的领地 。于是 ，它抖
威了 ：狂风 、飞沙 ，轮
番进攻 。刚 刚一年 ，就
把路撕咬 、挤 占得支离
破碎 ，残缺不 全 ，使 南
北交通如梗在喉 ，时 断

时通 ，旅客怨声载道 。
交通 部 门 横 下 了 一 条
心，全区仅有的21名路
工从四面八方奉命集结
沙海 ，人与沙展开了一
场艰苦卓绝的争夺战 。

沙风 ，还是那样地
狠。刚补好的路不到两
天就面貌依 旧 ；沙粒 ，
还是那样地顽皮 。今天
铲去的地方 ，明天照样

住下 “新客”。但是 ，
陕北的汉子性格倔强 ，
他们豁出 去 了 ，不把路
养好 ，决不回家 。

一年 三百六十 五 日
起早摸黑地干 。饥 了 ，
一把炒米 ；渴 了 ，一掬
沙泉水 ；累 了 ，头枕黄
沙笑蓝天 。任沙风挫糙
了皮肤 ，任烈 日 烤焦 了
面孔 。铲 沙 、铲沙 。虽

然每天工作机械单一 ，
但是 ，在这重复的动作
中，他们也产生了萌念 ，
有了发现 ，有了创造 。
沙海石缺 ，有灌草 。沙
下压草 当路基 ，草上压
沙做路面 ，路旁种草植
灌挡风沙 。

一次、二次……
沙风终于力乏了 ，

沙粒只好却步了 。一条

神奇的公路诞生 了 。虽
然它 没 有 平整度 可言 ，
车行 上 面 犹 如 波 涛 泛
舟；虽然它没有“等级 ”
观念 ，一切随遇而安 ；
可它毕竟畅通了南北 。
当路工 们 送它个 “柴草
路”的名字后 ，它便从
此名扬陕西公路 ，着实
光彩 了 一阵子 。公路段
的领 导把它 当 作 “核武

器”，经常在同行中炫
耀：“你们有的 ，我们
也有 ；你们没有的 ，我
们也有。”

柴草路不怕风雨 ，
却最忌星火。“文革 ”
那阵子 ，一个烟头在风
的鼓惑下 ，竟使数公里
路化为灰烬 。于是乎 ：

“ 路被火烧了”，成了
一时怪闻 。也就是打这
时起 ，路工们又多了一
个“义 务消防 员 ”的头
衔。

三十 五年过去了 ，
老一代路工退下来 ，新
一代路工顶 上去 。割草 、
铺柴 、压沙 ，默默地把
青春铺洒在沙海 里 。望
着急驰的车辆 ，他们笑
了，笑得那样的开心 ，
那样的憨厚 ，那样的淳
朴。但是 ，在那笑声 里
似乎也蕴 函着一种盼望
和企求 。

在毛乌素沙海里有
一条神奇的路 ，它是养
路工业绩 的丰碑 。

秦陵探 胜

秦俑 的 写实艺 术 （下 ）
张文 立

陶马的雕塑技艺在秦俑的雕塑
中更为突 出 。马头方正 ，棱角显露 ，
两耳短促 ，双 目 大 而 有 神 ，鼻广 口
阔，腿部筋腱突 出 ，四腿开 张 ，臀 圆
肉满 ，造 型 富 有 活 力 ，显得异常神
骏。杜 甫 在 咏 良 马 诗 中 说 ：“竹批
双耳峻 ，风入四蹄轻”。说 明 良 马 的
双耳短促 如 削 竹 ，腹 肋开 阔 ，挺拔
有力 。相传伯乐作的 《相马经 》中 指
出，“马头如王 ，欲得方 ；目 如丞相 ，
欲得光 ；脊 如将军 ，欲得强 ；腹肋如
城廓 ，欲得张 ；四下如令 ，欲得长”。

“ 耳欲得小而促 ，状如斩竹 筒。”
陶马 的塑造 ，基本符合这些要求 ，
也符合马的解剖比例 。秦人善养马 ，
其祖先 以为周王养马起家 ，对马的
形象及生活极为熟悉 ，为后来的雕
塑提供 了 生活基础 ，也为秦兵马俑
的写实艺术提供了物质基础 。

秦代雕塑家 的写实是严谨的 。
陶俑头上的发髻 ，挽结的走向及一
丝一丝的头发 ，都缕缕 刻 出 。最典
型的是坐兵俑 （跪射俑），鞋底的
针线也刻得和生活 中 一样 ，两头针
脚密 ，中 间稀 。陶马 口 中 的牙 ，早
不为人注意 ，但也塑成四至六颗 ，
说明正是精壮的青 口 马 。这些都反
映了秦代雕塑 已十分成熟 。当 然 ，
由于秦俑这个特定 的题材和秦代的
特定的生 活环境 ，束缚了 艺术家的
手足和思想 ，使这些雕塑家的艺术
水平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。

秦俑 在初制成是有颜色 的 。这
些颜料都是矿物质或植物质颜料 。
现在从 出 土 的陶俑及 粘附在土 中 的
迹象 中 ，可 以知道 ，有粉红 、粉绿 、
粉蓝 、朱红 、赭石 、粉紫 、天蓝 、
枣红 、中 黄 、桔黄 、白 、黑等 。从
部位看 ，脸和手都是粉红 的 ，其他

颜色如衣、甲 、靴上 、马耳、马 口 中
也是红 的 ，马牙是 白 的 。施色的方法
是，先在烧成后的陶俑 、陶马身上涂
一层明胶作底 ，在底色上敷彩 。绘彩
一般是平涂色 。在秦俑身上 ，可以明
显地看到塑绘结合的痕迹 。即将绘彩
作为雕塑 的 补充 ，在雕塑时为绘彩 留
下余地 。比如 ，陶俑 的 眼刻 的较小 ，通
过给眼珠施 白 色 ，眼仁用黑笔点睛 ，再
画出眼圈后 ，眼睛便大一些了 。中 国 的
彩绘 ，讲究三分塑七分彩 。要将塑和彩
结合得好 ，两 者相得益彰 。由 于衣 、裤
大面积的多是粉绿 、粉蓝 、天蓝等冷色
调的颜色 ，而朱红 、中 黄等暖色多施于
小面积的发带 、履靴 、甲 带上 ，所以 ，整
个俑坑原来 的基本色 调是冷色 调 的 ，
气氛显得清丽而 阴 冷 ，并不 因 为施彩
而使气氛热烈 。这也是 因 为它作为 陪
葬品的原因而使之然 。

始皇帝追求帝王威赫和显示荣光
的目 的 ，留下了一代艺术珍品 。常常
有人问 ，秦俑与希腊雕塑哪个好？其
实，要分优劣 ，不是比较的 目 的 。古
希腊雕塑 以个体见长 ，秦俑以博大为
优。因为地理环境 、社会背景 、采用
材料 、雕塑者 的艺术造诣和 当 时人们
的审美意识不同，两者各有特点 ，各
有震撼人心和给人以美 的地方 。所以 ，
我以为 ，它们是在古代世界艺术之林
中，东西相辉映的两枝
奇葩 ，各秀一枝 。它们
在现在 ，同样以不同 的
形式 ，受到世界 人民 的
喜爱与赞赏 。

北京的天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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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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叫
“
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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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
请您珍惜淡水资源 贺永超


